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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年
前
，
朋
友
抱
着
一
番
雄
心
踏
上
了
去
外
地
的
創
業
之
路
，
可
因
種
種
原

因
，
卻
沒
能
創
出
一
片
天
地
。
於
是
乎
朋
友
只
好
回
到
家
鄉
繼
續
他
的
事
業
，
可

令
他
自
己
都
沒
想
到
的
，
在
這
片
生
他
養
他
的
土
地
上
他
卻
創
出
了
驕
人
的
成
績

。
朋
友
感
慨
地
告
訴
我
們
，
風
景
未
必
在
遠
方
啊
。

就
如
朋
友
最
初
的
想
法
一
樣
，
我
們
大
都
認
為
美
麗
的
風
景
總
在
遠
方
。
生

活
中
，
我
們
總
會
被
遠
方
的
燈
紅
酒
綠
所
吸
引
，
被
那
裡
的
霓
虹
閃
爍
所
陶
醉
，

總
認
為
遠
方
遍
地
是
黃
金
，
處
處
是
機
遇
，
自
己
的
人
生
轉
折
點

就
在
那
裡
。
而
對
於
自
己
眼
前
的
一
切
我
們
卻
總
是
嗤
之
以
鼻
不

屑
一
顧
的
。
覺
得
在
這
窮
山
惡
水
的
地
方
幹
不
了
大
事
，
這
小
廟

裡
也
留
不
住
自
己
這
個
大
和
尚
。
於
是
，
便
毅
然
踏
上
了
遠
去
的

征
程
，
即
便
前
方
是
荊
棘
遍
地
坎
坷
滿
路
。

可
事
實
並
不
如
我
們
想
像
的
那
樣
完
美
。
去
遠
方
尋
找
風
景

，
我
們
卻
常
常
會
迷
失
方
向
。
不
是
因
為
水
土
不
服
而
鎩
羽
而
歸

，
就
是
因
為
受
不
了
在
異
國
他
鄉
的
千
辛
萬
苦
而
半
途
撤
退
。
於

是
，
我
們
會
埋
怨
世
事
的
不
公
，
那
些
好
運
從
不
降
臨
到
自
己
的

頭
上
，
會
嘆
息
造
化
弄
人
，
不
願
給
自
己
一
份
成
功
的
喜
悅
。
到

最
後
，
因
為
找
不
到
美
麗
的
風
景
，
我
們
會
失
落
會
沉
淪
，
甚
至

會
自
暴
自
棄
，
本
來
光
明
的
理
想
便
變
得
暗

無
天
日
了
。

其
實
，
我
們
眼
前
的
也
並
不
全
是
殘
花

敗
柳
。
美
麗
的
風
景
到
處
都
是
，
只
可
惜
我

們
少
了
份
尋
找
自
己
身
邊
美
麗
的
心
情
。
我

們
太
浮
躁
，
總
惦
記
着
別
人
開
發
出
來
的
風

景
，
而
忘
了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去
尋
找
美
麗
。
我
們
太
膚
淺
，
以
為

別
人
擁
有
的
就
是
值
得
仰
慕
，
而
不
曉
得
自
己
其
實
也
是
別
人
羨

慕
的
對
象
。
因
為
這
樣
，
我
們
總
是
在
仰
望
着
別
人
的
幸
福
，
不

肯
低
下
頭
俯
視
一
下
自
己
身
邊
那
些
細
小
的
幸
福
，
生
活
中
便
無

快
樂
可
言
。

我
們
是
不
應
該
信
奉
眼
前
無
風
景
的
。
任
何
一
個
工
作
，
任

何
一
個
環
境
，
是
否
適
合
自
己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
只
要
我
們
付
出

自
己
的
真
心
、
獻
出
自
己
的
真
情
，
那
眼
前
也
處
處
是
風
景
的
。

要
不
不
辭
辛
勞
不
遠
萬
里
地
去
尋
找
遠
方
的
風
景
，
結
果
是
付
出

了
許
多
努
力
與
艱
辛
，
到
頭
來
卻
只
是
竹
籃
打
水
一
場
空
，
浪
費

的
不
只
是
精
力
和
物
力
，
浪
費
的
還
有
一
直
在
你
眼
前
徘
徊
的
機
遇
。
而
當
你
幡

然
醒
悟
回
來
再
來
尋
覓
時
，
機
遇
卻
早
已
遠
逝
，
留
給
你
的
只
是
空
餘
嗟
嘆
。

風
景
未
必
在
遠
方
的
。
找
尋
風
景
，
除
了
機
遇
，
更
需
要
自
己
的
努
力
。
天

上
不
會
無
緣
無
故
地
掉
餡
餅
，
可
只
要
你
付
出
了
努
力
，
腳
踏
實
地
地
做
好
身
邊

的
每
一
件
事
，
認
真
細
緻
地
把
握
身
邊
的
每
一
個
機
會
，
你
就
會
驚
喜
地
發
現
，

身
邊
的
風
景
也
是
值
得
讓
你
幸
福
連
綿
的
。

德國哲學家叔本
華是個典型悲觀主義
者，在他看來，人幹
什麼都沒意思，永遠
生活在絕望中。因而
他曾經斷言： 「人在

各種慾望不得滿足時處於痛苦的一端，
得到滿足時便處於無聊的一端。人的一
生就像鐘擺一樣不停地在這兩端之間擺
動。」這就是著名的叔本華鐘擺理論。

他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我們每個
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會，為了滿足自
己的慾望，或陞官發財，或成名成家，
或戀愛求偶，或購房買車，日思夜想，
焦慮不勝，達不到目的時痛苦不堪，度
日如年，甚至連死的心都有。而一旦慾
望得到了滿足，官升了，財發了，職稱
評上了，工程拿到手了，心儀的對象追
到了，這時候就會慢慢感到平淡無奇了
，好像千辛萬苦得到的東西並沒有想像
得那麼好，覺得費那麼大勁似乎不值得
，新鮮勁一過去，於是就像叔本華所言
， 「處於無聊的一端」。

《菜根譚》說： 「心無物慾，即是
秋空霽海；坐有琴書，便成石室丹丘。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那些在眾人眼裡
非常成功的人，讓人非常羨慕的人，自
己卻並不感到幸福，每天都生活在焦慮
和壓抑中，在痛苦與無聊之間擺來擺去
。反倒是一些混得不怎麼樣的人，雖然
工資不高，地位偏低，房子不大，老婆
可能還沒工作，孩子安排得也不好，可
是他們卻每天都樂呵呵的，無憂無慮，

無慾無求，有點小酒喝就能醉上半天，老婆孩子在一起
吃粗茶淡飯也其樂無窮， 「叔本華鐘擺」似乎在他這兒
不靈。

怎樣才能超越或擺脫 「叔本華鐘擺」呢？其實說難
也不難，事在人為，境由心造，兩千多年前的老子早就
有了解決辦法，那就是 「清心寡慾」。生性恬淡的人，
慾望不高的人，與世無爭的人，就好比是鐘擺在兩端起
伏不大，喜也有限，悲也有限，得也不多，失也不多。
既然不抱希望，自然也就不會失望，既然不準備去拚命
爭什麼，自然也就不存在沒有爭到的苦惱，於是就有了
理想的境界：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慾
則剛。」

我有一個朋友，是個白領精英，三十多歲就成了京
城一家大公司的副總，年薪二百多萬元，豪宅轎車存款
都很可觀，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可他卻活得不快活，終
日在不斷的跳槽、升職、競爭中掙扎，時而處於不滿足
時的痛苦，時而處於滿足時的無聊。今年夏天陪客戶去
了雲南古城麗江一趟，他深深地被那裡淳樸的民風，恬
靜的生活，清新的環境打動了，回來後就義無反顧地辭
去副總職務，到麗江定居。他開了一個小茶館，每天和
茶客們聊聊天，聽聽納西民樂，或者四處隨便逛逛，悠
閒得很。他打電話說，感覺很好，還準備娶個當地姑娘
，就在那裡安家落戶了。他終於擺脫或基本擺脫了 「叔
本華鐘擺」，可喜可賀，而我們還在痛苦與無聊之間晃
來晃去，不知何處是個頭，要學他還真沒有勇氣。

餘暇翻閱書籍
，重溫中外歷史，
不難發現部分英雄
豪傑在少年或青年
時已創出輝煌成就
，故中國諺語有

「自古英雄出少年」之說。音樂奇
才莫扎特是世界公認的 「神童」，
他三歲時就能將聽過的樂曲片段在
鋼琴上彈奏出來，四歲時已開始作
曲，並在父親的安排下到巴黎、倫
敦等大城巿巡迴演出，大受皇室人
員、貴族和主教的歡迎，讚譽不絕
、聲名大噪。但史上諸多傑出人士
乃後來居上、大器晚成。姜子牙八
十為相、北宋文學家蘇洵二十七歲
才發奮讀書，苦練文字，終有所成
，被列入 「唐宋八大家」之一。總
結他們成功的經驗，政治家往往能
勵精圖治，排除萬難，建立強盛邦
國；企業家能克服各種金融危機
（風暴、海嘯），靠買賣得利，最
終成為大財團或跨國企業；軍事家
擅於過關斬將，搶佔有利地形，打
敗對方，建立彪炳戰績，奪取勝利
。不管少年得志亦或大器晚成，都
乃人中之傑。

但人到晚年（接近八十歲或以
上，人生百歲已是上限），由於人
生定律的使然，很難避免老來疾病
，加上體力衰退，不復當年的勇氣
、鬥志，甚至有一天難逃死亡這一
關，故就算蓋世英雄也難免發出遲

暮的感嘆。看到身邊有些長者前半生精明、練達，到
了晚年由於思考力退化，想得不透徹，有人難過 「美
人關」，墜入被騙的陷阱，令人惋惜；企業界也有些
經營不善者，晚年遭受破產的打擊，境遇教人唏噓。
大都巿社會相當複雜，稍不留神，恐會晚節不保，切
勿掉以輕心！

行文至此，筆者奉勸大家要趁體力旺盛、行動自
如時盡可能到世界各地著名景點觀光、旅遊，享受美
好人生。否則人到老時心有餘而力不足，後悔也來不
及了。同時亦建議自己經營公司的長者，要提早培訓
適當的接班人，讓自己年老時可處於半退休狀態，安
享晚年。財富不可能買回青春、時光， 「勸君莫惜金
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趁有能力時，多捐款行善
，積福蔭於後代，也是晚年的良策。

古語道：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未免太
過悲觀和傷感，當今世界資訊發達，物質豐富，人們
晚年的生活同樣可以活得精彩、豐盛。退休之後不妨
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或弄孫為樂，頤養天年，或
發揮餘熱，繼續貢獻社會。香港傳奇人物邵逸夫爵士
，六十歲創立香港廣播電視有限公司，叱咤娛樂圈近
半個世紀，打造了邵氏、無線電影、電視王國，帶給
觀眾無盡的歡樂。金秋十月，他剛度過了一百零二歲
的壽辰，這是老而彌堅的最好典範。

因此，覺得對聯 「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
黃昏」改得好。願與大家共勉之！

臧
克
家
（
一
九
○
五
至
二
○
○
四
）
是
創
作
力
非
常
旺
盛

的
現
代
詩
人
，
一
九
三
○
及
四
○
年
代
出
版
的
詩
集
近
二
十
冊

，
他
的
詩
集
除
了
內
容
充
實
，
還
很
注
重
書
的
封
面
設
計
，
像

《
古
樹
的
花
朵
》
、
《
感
情
的
野
馬
》
、
《
生
命
的
零
度
》
等

，
都
是
構
圖
精
美
、
色
彩
鮮
艷
的
。

此
時
期
的
詩
集
，
除
了
處
女
集
《
烙
印
》
，
臧
克
家
最
愛

的
詩
集
是
《
罪
惡
的
黑
手
》
（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
一
九
三
四
）
和
《
泥
土
的
歌
》

（
桂
林
今
日
文
藝
社
，
一
九
四
三
）
，
此
所
以
一
九
四
七
年
入
主
星
群
出
版
社
公
司

後
，
臧
克
家
立
即
把
這
兩
本
詩
集
重
印
了
新
版
。
這
兩
本
詩
集
同
樣
是
正
方
形
小
本

（13 ×
14.5

㎝
）
，
用
了
紅
、
綠
作
主
體
色
調
，
由
T
W
設
計
的
封
面
，
小
巧
玲
瓏

而
吸
引
人
。《
泥
土
的
歌
》（
上
海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四
七
）
出
版
於
是
年
五
月

，
比
《
罪
惡
的
黑
手
》
要
早
一
個
月
。
《
罪
惡
的
黑
手
》
是
臧
克
家
第
二
本
詩
集
，

照
一
般
人
的
習
慣
，
重
版
應
該
排
在
前
邊
，
但
臧
克
家
把
《
泥
土
的
歌
》
先
出
，
他

對
此
書
顯
然
特
別
偏
愛
。
此
書
收
短
詩
五
十
多
首
，
他
在
書
前
的
《
序
句
》
中

說
：

我
用
一
枝
淡
墨
筆
／
速
寫
鄉
村
，
／
一
筆
自
然
的
風
景
，
／
一
筆
農
民
生
活
的

縮
影
：
／
有
愁
苦
，
有
悲
憤
，
／
有
希
望
，
也
有
新
生
，
／
我
給
了
它
一
個
活
栩
栩

的
生
命
／
連
帶
着
我
湛
深
的
感
情
。

這
反
映
出
臧
克
家
的
生
命
是
與
泥
土
揉
合
在
一
起
的
！

過去有一個猶太同事是美食
家，不但懂得吃，而且會做飯。
每次他請客我都吃得舔嘴咂舌，
心滿意足。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
他烤了一個柿子蛋糕，外表不起
眼，可是口感超群：甜而不膩，

軟硬適中，還帶着柿子特有的淡淡清香和涼意。後
來才知道，他是一個 「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的健將，據說他們的會標是一隻蝸牛。

前幾年因為教課，對慢食運動有了進一步了解
。原來它的發祥地是意大利，起初是針對麥當勞快
餐業的入侵而產生的。雖然這項運動同文化全球化
、環境保護、有機農業都有關聯，但其宗旨還是在

於：放慢速度，享受美食。這一點我非常贊同。小
時候吃飯不免狼吞虎嚥，現在年紀漸長，才覺得細
嚼慢嚥才是品味的唯一途徑。試想一下，對着滿桌
美食，看看色澤聞聞香味再舉箸，這份從容不迫的
心境先就難得。何況，除了少數涼菜以外，中國菜
多半講究 「熱騰騰」地端上桌來，吃得太快容易燙
傷。當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別人精心烹製的菜
餚一口吞下，那實在是 「木樨花餵牛」，暴殄天物
了。所以我現在的習慣，如果沒有時間安安穩穩地
好生吃飯，不如少吃一點，簡單一點，來些水果之
類的 「墊墊饑」，否則就算是山珍海味，塞下肚子
也不受用。

據說日本公司招工的時候，有一項隱性的測試

就是讓申請人吃硬米飯。如果他們很快吃完就表明
身體健康，重視工作，不貪圖享受，自然成為公司
的首選。當時看到這個故事，我深感幸運，也對日
本社會的 「過勞死」現象有了進一步認識。美國人
也有愛吃快餐的，肯德基、麥當勞、必勝客之類隨
處可見，不過現在社會的普遍認識還是快餐不利健
康。中國的孩子愛吃洋快餐的倒越來越多，我覺得
這實在可慮。至於歐洲各國，他們對美國快餐的抵
制包含有反抗美國文化侵略的深層因素，但他們傳
統飲食文化中對眾人歡聚，共享美食的重視是非常
美好的。慢食不僅是健康的保證，更是快樂的源泉
。放慢速度，享受人生吧。

Slow down, and smell the roses.

在清代的統治者中，乾隆是一位
比較關心百姓疾苦的皇帝。他深知
「民以食為天」的道理，而這 「食」

又主要來自農業生產，因此他對影響
農業生產的冬雪也極為關注和熱愛。
翻翻他對地方官員奏摺的批覆，就很

能看出他的愛雪情懷來。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十二月初二日，山東巡

撫崔應階上奏，報告山東各地降雪等事，奏摺中寫道：
（山）東省入冬以來，屢有雨澤，天氣融和，麥苗

滋長。十一月下旬氣候始寒……二十六日午後，省城彤
雲遠布，雪片微零，雖未成分寸，而省城東北各府屬則
已瑞雪均沾。現據濟南府屬之鄒平、長山、淄川、新城
等處申報，二十六日得雪二寸；又據武定府屬之利津、
沾化、海豐、蒲台等處申報，二十六日得雪一二寸不等
；又據萊州府知府汪圻到省面言，二十六日青、萊各屬
俱得雪一二三寸不等。瑞雪應時，豐年有兆……

這樣一件看似平常的奏摺，卻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極
大興趣。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便下了一道長長的諭旨，
諭旨中責怪山東及河南、直隸（河北）三省上報的雪情
還不夠及時、全面、準確，要他們進一步將落雪的詳情
報上， 「所有各屬已未得雪情形，理合恭摺奏聞。」

緊接着，大學士劉統勳又以寄信的形式，分別給河
南巡撫阿思哈和山東巡撫崔應階傳達乾隆的諭旨。在給
阿思哈的諭旨中，先通報了朝廷已掌握的京師、直隸、
河南各地的雪情，又責令他 「將豫省實在得雪分寸，並
各屬現在是否待澤情形詳查速奏，以慰朕懷。」 在給崔
應階的諭旨中，也是先通報京師、直隸、河南等地的雪

情，然後說：
山東地面正與直豫毗連，前據該撫崔應階摺奏於十

一月二十六日濟南、武定、萊州各屬得雪地一二三寸不
等，日來尚未據續行奏聞。着傳諭該撫，令其將現在各
屬曾否普沾雪澤，並得有分寸幾何，即速詳查具奏，慰
朕廑念。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從這道諭旨中，可以進一步看出乾隆對雪情的高度
重視。在他看來，降雪即五穀豐登之兆。有了雪，土地
便可得到滋潤，小麥便可喜獲豐收。這樣一來，糧價平
穩，百姓安居，社會便能穩定，天下就可太平。因此他
對雪的喜愛，是跟國計民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山東巡撫崔應階接旨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呈上
了一份奏摺。他老老實實地告訴乾隆，除他上次奏報的
濟南、武定、青州、萊州、登州五府降了瑞雪外，泰安
、兗州、沂州、曹州、東昌五府所屬的各州縣尚無降
雪的地方，不過這些地方正 「彤雲密布，天氣清寒，似
有降雪之象，容俟瑞雪普沾，臣即恭摺馳奏，仰慰聖懷
。」

這一情況，顯然不合乎正在盼雪的乾隆皇帝的聖意
，因此他只在奏摺上批了一個 「覽」字了事。但過了兩
天，崔應階又報來山東下雪的奏摺：

……茲省城濟南府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巳時起至亥時
止，得雪二寸有餘，遠處尚未報到，然是日彤雲四合，
風定氣寒，所及必廣。臘雪滋培，麥苗有益，農民預慶
豐收，遠近喜躍。除查明各州縣得雪寸數，另行奏明外
，臣謹先行繕摺馳奏，仰慰聖懷。

這一好消息立即使乾隆龍顏大悅。省城濟南 「得雪
二寸有餘」 ， 「臘雪滋培，麥苗有益，農民預慶豐收，

遠近喜」 ，正是他所盼望的。於是他提筆在奏摺上批了
「欣悅覽」 三個大字，表示對崔巡撫的嘉許。

乾隆對冬雪的喜愛，還表現在他寫的許多詩文中。
如他在一首詠雪詩中寫道：

緬惟臘雪足，遺蝗入地深。
更擬餅餌富，慰我三農心。
況當苗秀時，時澤尤在今。
因為冬天雪下得充足，消滅了蟲害，春天麥苗才長

勢良好，豐收在望。想到這些，他內心感到非常欣慰。
在另一首《雪（臘月初七日）》是這樣寫的：
徹夜雲同色，侵晨雪舞翩。
敢輕言慰矣，惟益冀沾焉。
竟至達申後，猶欣值臘前（明日為臘八日）。
心田滋渴望，可以命吟篇。
在臘八節前一天的夜裡，京師降了場大雪，乾隆立

即想到這會使大片農田得到涵養，心中充滿了豐收的渴
望，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詩篇……字裡行間，都流露出對
瑞雪的熱愛之情。

當聽到地方上下雪的消息後，乾隆也是喜不自勝，
常常作詩志賀。如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冬，他聽說
山東下了雪，立即詩興大發，寫出 「遺蝗入地無復患，
舉趾足可興鋤耰」 的詩句，讚頌冬雪給耕作帶來的好處
。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他聽說山東、河南降下
瑞雪，又立即寫了《河南山東胥報得雪》一詩：

畿輔昨曾雪，所惜只寸餘。
繼茲盈尺佳，吾心常企諸。
齊豫騰奏章，報雪一時俱。
雖亦未優沾，度寸三已逾。
慰遠益切近，敢云可待乎。
摛此興弗軒，軒待六花敷。
京師下了場一寸多深的小雪，他感到很不過癮，希

望能下場尺把深的大雪。當山東、河南報來下雪的喜訊
後，降雪量雖不是特別充足，他也感到莫大的安慰。越
是這樣，他越希望能下一場更大的瑞雪，讓普天下百姓
都獲豐收……在這些充滿深情的詩句中，他的憫農思想
，愛雪情懷，又一次得到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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